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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农闲时，我的父亲和叔伯们便要
外出打零工，明光是他们南下的出发点。
他们踏着浓重的夜色，背着行李卷，穿过田
埂，在村子南端划船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地
走到五河县的街头，票务员招揽乘客又高
又尖的声音立马将他们包围：“明光的，明
光的，上车就走……”他们跟着那声音，挤
过那道狭窄的车门，才能轻松地舒一口气。

与村子一河之隔的五河县，只是他们的
过渡点，他们的第一站目的地在明光。在明
光车站，他们买一张火车票，去往苏南，浙北，
或是上海。但那时他们并不说这些具体的地
名，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句：“上明光，下南乡。”

明光，就这样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明光成了我的出发点。我喜欢

坐火车。在售票窗口排队买了票，先前赶
路的焦急便不复存在，可以任意逛一逛。
广场周围遍布着小饭馆、小商店，商店门口
放几条长凳，买不买东西都能坐一会儿，这
里要比在候车室里舒服多了。

那时的车站一目了然，进站口紧挨着
售票口，穿过一道铁门就到了站台，不用七
拐八弯，也不用“爬高上低”。列车停的时
间长，人们不抢不挤，一进车厢，相互打听
目的地，三两句就唠成了熟人。

绿皮车“咣当咣当”起步，驶出站台，明
光站三个字渐渐模糊。我收回视线，从包

里掏出一本出发前特意选的书，心里的波
澜都交给了文字，任周围的人放着嗓门聊
闲天或是热火地打扑克牌。

明光的下一站是滁州。我对滁州最初
的印象不是韦应物的那首七言诗，而是源
于一个擦肩而过的乘客。那次我带的是一
本方杞的散文集，火车一开动，我便沉浸在
他风趣而富有禅理的文字中，隐约觉得身
边似有人下车，有人上来，且有目光时不时
地盯着我手中的书。看得久了，我停下来
休息，望向窗外。邻座问：“我可以看看你
的书吗？”我这才注意到，身边是位四十岁
左右的男人，浅笑里有几分儒雅。我点点
头，他接过书看了封面说：“你读方杞的文
章，不错。”接着翻过去，细看封底的名家荐
语。我暗自打量他，他穿着米色休闲外套，
怀中一只黑色商务包。

他翻了翻目录，把书递还我，随意地问
我去哪。我答，去苏州。去上学？他问。我
摇摇头。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滁州
人，在上海开了一家锁具厂。我们在“香烟、
瓜子、八宝粥”的叫卖声和吆五喝六的打牌
声中聊散文和小说，聊彼此喜欢的作品和作
家。末了，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说：“如果你以后想来上海工作，可以找我。”
我捏着名片，没有回答。名片很简洁，他姓
胡。我后来确实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

并未联系他。我至今记得，在绿皮火车上遇
到过一位滁州的也爱读书的胡先生。

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把出发点改
成了蚌埠，然后是宿州东站。绿皮慢车也
换成了白色的和谐号动车，再然后是高
铁。还是那条路线，缩短了一大半的时
间。明光的字样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有的
车次在滁州站短暂停靠，但再没有偎着车
窗售卖汽水方便面的小摊贩。车站阔大而
整洁，飘着旅人留下的萧瑟。

从地图上看，我的行程是一条东南向
的曲折的线，我曾沿着那条线描摹父亲和
叔伯们当年南下的轨迹，他们比我走得更
远，目的地也更分散。我们曾在明光站有
一个错时空的交集。这种在某个点的跨时
空的交集，可以是和很多人，有今人，也有
古人。道路在变，出行的方式或许不同，但
足迹毕竟烙在同一方土地。

九百多年前，欧阳修南下的路线也是
东南向的。在那个时间慢、车马慢的年代，
他从汴梁（今开封）出发，踏着黄尘古道，一
路东南。或许出发时他是有一匹瘦马的，
还有一个年少的书童，马驮着他的诗书，书
童背着简易的行囊。一路上他且行且吟，
奔向那个让他沉醉于山水中的滁州。

途中他会遇到什么呢？会遇到喜欢他诗
文的书生，还是会遇到敬佩他浩然风骨的樵

夫？或者还有政敌党羽下面宵小之流的沿途
设难。这一程，他走得必定辛苦，哪怕总有山
风林语可以撷来入诗。他或许也路过明光，
虽然那时它还属于淮南道。他终于到了滁
州，卸下一肩风尘，便着手滁地的治理与开
发。谪居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他建亭、写文，
留下名迹与名篇无数。滁州仅是他仕途起伏
的驿站，他也仅是滁州甚或扬州、颍州（今阜
阳）的匆匆过客，尽管他最后终老于颍州。

三年前的初冬，我特意去琅琊山看醉
翁亭。从宿州东站乘高铁到滁州，再乘出
租车，这次南下的路程和时间都被缩短。
山行有石阶，顺阶而上，循着欧公的足迹，
去往“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游者往
来，一抹抹明艳的色彩在林间流动，众人

“欢也”。他们或许也是来专程访欧公的，
或许也是奔着醉翁亭来的，而那回荡的欢
笑似又不为欧公，不为醉翁亭。我的视线
落在《醉翁亭记》石刻上，想象着欧公“颓然
乎其间”的模样，心下黯然。一代儒宗，谪
居于此，虽有丘壑之趣，然而手中的杯与
壶，又如何盛得下他的困苦。

当天傍晚，我便踏上返程。可无论一
日，还是欧公的两年余，对于滁州而言，我
们都是过客。人生如寄，这一生路过的许
多地方，也仅是短暂停留的驿站。于这尘
世而言，还有谁不是匆匆过客。

南 下
□刘玲梅

冬去春来，雪化云开；草木萋萋，花红柳绿；百鸟鸣
啭，山野返青。春天，就这样裹挟着生命萌动的气息，踏
着雪的印记，缓缓而来……

徘徊在街头巷尾，微风拂过耳畔，萦绕着树木爆青
的枝头沙沙作响。不远处，溪水潺潺，在石涧中跳跃，欢
快地流到田野里、山林中。湛蓝的天空下，偶有几只燕
子，落在电线杆上呢喃。绿油油的麦田里，到处飞舞着
悦耳的虫鸣鸟叫。我摘下口罩，深吸了一口气，久违的
泥土的芬芳裹挟着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那清新，那温
润，那浓郁，让人顿感自然生机的蓬勃与向荣。

即将三月，春天的气息悄然而至。大地仿佛换上了
一身新装，散发出泥土的馨香。在暖阳的召唤下，我决
定去户外跟随春天的步伐，寻觅春天的模样，感受春天
的力量。

春天，就像一名粉刷匠，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刷子，
把世间万物装点得五彩斑斓，刷蓝了天空，扫白了云朵，
染绿了田野，抹黄了油菜花，喷红了桃花……行走在乡
间河畔，目之所及，繁花似锦，美好无处不在，浪漫无处
不有。

春天，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藏在春风里，躲在枝头
上，开在花蕊里。在柳条上荡秋千，在花丛间撒欢儿，在
草地里打滚儿，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忽而与云朵捉迷
藏，忽而与鸟儿翩翩起舞，忽而与太阳公公嬉皮笑脸。
它走到哪儿，就会给哪儿带来欢声笑语。

春天，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打扮着苏醒的花儿，轻
抚着沉睡的小草，守护着广袤的大地，孕育着万物生灵，

默默付出，无怨无悔。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孩子们”需
要它，它准会到来。它走到哪儿，哪儿就会尽显一片和
风细雨，平安祥瑞。

春天，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他会善意地提醒你：
“孩子啊，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要好好努力了！不努
力，你怎么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啊？你拿什么去报答
父母的养育之恩啊？又怎样养活自己的儿女？”它走到
哪，就给哪带来希望与憧憬。

春天是描摹着美好而浪漫的季节。“春风如贵客，一
到便繁华”。春天很撩人，她是万千花开的浪漫，尤适合
踏春、赏花，一起窥见春日的美好，真想与春撞个满怀。

春天是洋溢着欢乐和朝气的季节。“儿童散学归来
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天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正是放
风筝的好时光。那风筝，承载的是童年的欢乐，那长长
的线，便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珍宝。风筝在摇曳，花儿
在绽放，鸟儿在歌唱，一切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春天是充满着关爱与温暖的季节。“春风生暖意，人
间三月天。”人心若知春，处处皆暖意。春天隐藏在那温暖
的春风里，微风拂过，就似母亲的双手轻抚着你，温柔亲
切；就如同一泓泉水，悄悄地流入你的心田，温暖踏实。

春天是象征着曙光和希望的季节。春天的呼唤，激
励着人们追逐梦想，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风
雨过后，便是彩虹。

让我们一起拥抱春天，从中汲取到生命的魅力与美
好，让我们在春天里迎接新的希望和曙光。春时万物
生，愿时光清浅，盼岁月静好，细数流年，静待花开……

春意款款，岁月缓缓
□刘 雁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当我在课本上学习《醉翁
亭记》的时候，全然未想到他与绵阳会有什么关系。后来得
知他竟然出生于此，令我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惊奇。她敞
开怀抱接纳失路之人、他乡之客王勃，让一介书生不坠青云
之志；温暖过白头乱发垂过耳的杜甫那颗沧桑的心，“生平
第一快诗”便诞生于此；她珍藏了李白、欧阳修来到人间的
第一声啼哭，是明月笼罩之下“低头思故乡”的寄托。她当
得起“人杰地灵”的赞叹！

1007年8月6日凌晨，欧阳修降生于绵州州衙，没有祥瑞
预示将来大富大贵。父亲欧阳观大器晚成，年近五旬才进士
及第，任绵州推官时才老来得子。入仕之前，家中极贫；从政
以后，为吏至廉。四川物产丰饶，其他官员热衷于买买买，欧

阳观却只喜欢宴宾客、交朋友，也不管家里有无酒菜钱。离
任时将家中仅有的一匹丝绢画成《七贤图》，每逢祭祀先祖，
都要郑重挂出礼敬。欧阳观病逝于泰州判官任上，当时欧阳
修年仅四岁。

昔有孟母三迁，现有画荻教子，欧阳修的成才之路尽管
坎坷了些，但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踏实坚定。许多年后，他在

《七贤画序》里解释初衷：“且使子孙不忘先世之清风，而示
吾先君所好尚。”画卷虽旧，可传家风。

州衙旧址如今是城市中心区。每当经过，我总是情不
自禁地放慢脚步，似乎想走进千年前的现场，听一听他牙牙
学语的声调，会否带着一丝川音？看一看他蹒跚学步的身
影，他将从此出发走向广阔天地……当然还有严父的教诲、
慈母的呵护。只是正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家人不会察觉，这
般美好已开始倒计时。

蜀中绵州，是精彩故事的起点。欧阳修身为名满天下
的文章太守、一饮千盅的醉翁、挥毫万字的六一居士，以苏
轼兄弟为代表的巴蜀学子投入他领导的文坛革新运动，唐
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皆是主将。当他完成使命归居颍州，
被谥为文忠公近四十年后，绵州人民修建了六一堂来纪念
这位“半个绵阳人”。虽然他在文中自称庐陵人，不过我相
信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位置属于绵阳。

欧阳修是光芒四射的“多面体”。为官则辗转多地、多职
有所作为而备受爱戴；为文则独树一帜、佳作迭出；为史则作
品名列“二十四史”。此外，他还擅经学，辟金石学，涉农学。
士大夫看重的，他得心应手；那帮人不屑一顾而有益于民众
的，他亦用心钻研。之所以能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文宗，这
些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品性，他对布衣苏洵青眼有加，极力
推荐，有成人之美，对后生苏轼赞誉有加，留下了“出人头地”
的典故。东坡自诩“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欧阳修何尝不是？能跟百姓一同喝到醉醺醺，醒后还能述之
以文，让我等后学“背诵全文”。两人的画风极其相似，难怪
会成为前呼后应、相继擎旗的同道中人。有才而不骄横，位
高而不摆谱，这样的人是可敬的，同样是可爱的。

这就是欧阳修呀，这才是欧阳修嘛。可能他本人对此
地并无多么深刻的印象，然而绵阳会永远地记住他。他走
过的漫漫长路，都有绵州老乡关心的目光。

《七贤图》里忆绵州
□汤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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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高歌
（外四首）
□杜玉桥

谁在高歌

软风绵绵
油菜花们在旷野里跳广场舞

除了高山之巅的寺庙，谁来镇守群峰，指引水的流向
流水喳喳乱叫，像多舌的麻雀

小沙弥低着头，扫落花
扫漫山遍野的寂寥

试问，谁在山上
高歌

苍寂帖
糯软的风
仿佛吴侬细语

迟钝的葡萄藤，擎着一抹新绿
蜜蜂在花间唱赞美词

暮色，是散了架的马车
虫声日暖

我坐在黄昏的金光里
左手握着右手

右手握满一把
苍寂

跨 界
落花堆满山谷
抱琴的小童哪去了

疾驰的马匹拖动铃声，也拖走了盛世
纸上呐喊不绝于耳
美人迟暮

荒草抱着月光
在屋檐上跳双人舞

蝴蝶成群
涨潮的暮色

提走了一个人的
烟火

梨花白
心似荒原
额头是辽阔的跑马场

伏地三日，能否向大横山赊来半缕霞光
潦倒一生，终究
是入不了天门的孤魂一个

落日，一盏飞破了的风筝
摇摇晃晃

枝上的梨花
又是一年白

今夜
此情何寄

洗 礼
石碾子在门前打坐
花香漫过篱笆

奔跑的羊群，染白了旷野和西天的夕光
草色，是一条通向
天际的地毯

暮色上浮出小镇的喧嚣和孤单
烟火扶摇直上

月光洗白了钟鸣
红瓦收回光芒

风摇乱花
悲喜几何


